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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年来，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城市人口越
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结构日
益被打破，人们的生存方式、情感结构、思想
观念、价值取向亦随之变化，为城市文学的繁
荣奠定了丰厚的现实基础。越来越多的作家将
目光聚焦于沸腾火热的城市生活，创作出不少
礼赞平凡人物、表现城市空间特质、揭示城市
文化多样性的力作。

写城市难在哪？

近几年，不论是贾平凹、迟子建、王安忆
等文坛老将，还是徐则臣、葛亮、孙频、张悦
然、笛安、“铁西三剑客”等青年作家，都推出
了不少表现城市生活的力作。城市成为文学书
写的新焦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遗憾的是，
我们的城市文学却没有像城市发展那样迅速而
成效卓著。无论是参与其中的作家数量，还是
好作品的数量，与城市发展水平、发展阶段、
发展速度尚不匹配。城市很多时候只是叙事线
索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或在整体叙事中顺便提
及，或作为情节展开过程的一个布景，未能成
为被书写的主角。

城市文学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缺乏创
作上的传统。尽管老舍、茅盾、萧红、张爱玲
以及“新感觉派”作家和“京派”作家们在细
致描摹和立体呈现城市的整体文化氛围、市民
的日常生活图景、城乡的多维参照对比等方
面，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和城市书写
路径，但总体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期仍是
以乡土书写为重心。

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相对稳固而深厚的传
统，以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为代表的众多
作家，都为乡土文学贡献了独特的范本，为后
来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表达范式。而
城市文学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并没有形成规
模性文本和创作上的有序传承，导致作家们对
城市的书写缺乏必要的先天准备，也缺少可资
参考和借鉴的范式。再加上当下的城市发展日
新月异，对其进行准确把握和立体呈现难度太
大，而作家们或城市经验不够丰富，或审美兴
趣不在于此，因而城市现实生活虽是一座文学
的富矿，但如何开掘却成了难题。

构建城市的整体意象

既然城市是一座文学的富矿，那么它一定
会以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作家对其进行开掘。
在题材内容外，作家们更需要积极构建城市的
整体意象，传达城市的整体感。在城市化进程
中，城市的发展速度、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千差
万别，城市的历史和底蕴更是一城一面，并不
雷同。这些差异性只有在城市的整体意象中才
能得到更为精准而鲜活的呈现，只有在整体感
中，我们才能形成对城市的独特认知和深入体
认。

一些作品中出现城市的地标，比如街道、
广场、建筑等等，仅仅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嵌入
式的存在，去掉这些符号，对整个作品影响不
大。在这些文本中，城市更像是一个装置，一
个可以随意更换的外壳。这样的城市文学，对
于城市特质的把握与表现显然是不足的。城市
书写要有整体性意识，也即整部作品要散发出
鲜活地道的城市气息，营造出生动真实的城市氛
围，而不是片段式或嵌入式的城市符号的展现。

城市文学如何写出城市的整体感，探索路
径是丰富多样的。或将城市的整体纳入叙事视
野，呈现城市的整体氛围；或持有更为宽阔的
比较视域，在众多城市的潜在比较中，写出笔
下城市的独特个性；或将城市的多个意义符
号，巧缀妙连为城市的整体形象，不一而足。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平衡好民俗性和现
代性的关系。

民俗性代表的是城市的历史，没有历史，
会令笔下的城市缺乏厚重感。现代性代表着城

市发展的重要面向，亦是城市的基本特性，两
者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张力。城市文学要处理好
这种张力关系，既要写出这种民俗性，将其作
为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标
签，更要写出其现代性，着力表现从众多城市
印象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属于特定城市的发展特
质。近几年，王安忆的《匿名》、金宇澄的《繁
花》、张柠的《三城记》以及“铁西三剑客”对
沈阳的书写，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文本。

写出“人”与“城”的关系

文学是人学。书写城市的目的，既是记录
社会历史变迁，记录城市发展变化，更是呈现
在时代变革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现状和
精神面貌，呈现出人内心的波澜激荡和委婉曲
折。作家要将城市故事的重心放在城市人身
上，从而真正写出人与城的关系，传达出城市
的内在灵魂与深层气质。

事实上，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们，一定会
有独属于这个城市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气质。如
北京的居民，天然地具有一种“京味”；上海的
居民，会带有一种沪上味道；而大连的居民，
又会带有一种天然的“海蛎子味”……每个城
市都或多或少具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气质，生活
在不同城市的居民，久而久之也会浸染上这种
气息，甚至于他们自身就是独特而鲜活的地方
文化标签。因此，怎样去深入城市的内部，对
城市进行精神体悟，写出有“人”的城市，是
创作城市文学需要准确把握与着力传达的。作
家们无论是进入城市内部亲身体验，还是借助
经验想象城市；是将“人”移植进城市，还是
从城市内部发现“人”，都应触摸城市的温度、
写出城市的肌理、呈现人与城的内在契合和独
特关联。

当前城市文学中，人与城关系的同质化倾
向较为明显。那些无处不在的欲望、无根漂泊
的人们、随意展示的身体、难以摆脱的困境，
不仅令读者无法从中看到“城市”本身的样
子，也因主观先行而显得虚假。实际上，城市
中差异性的个体，形成人与城的丰富复杂的关
系，为城市文学营造了巨大的叙事空间。作家
唯有全情投入、认真书写，才能打开城市文学
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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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小说中，都市、职场、官场、青
春、校园、支教等类型是面向现实世界的，玄
幻、仙侠、架空、穿越、科幻、灵异、二次元
等类型则是通过想象设定一个虚拟空间。尽管
两种不同形态的小说在情感结构与叙事伦理上
类似，都以满足当代读者的情感诉求与情感想
象为目的，但后者对故事空间的开拓无疑更具
代表性。

与传统武侠小说、神魔小说相比，网络仙
侠小说、玄幻小说的世界版图要大得多。在金
庸的武侠小说中，其背景设定在元、明、清等
朝代，人物活动的空间是塞外、中原、江南等
地，是历史的版图；明清的神魔小说创造了一
个仙、佛、神、妖、人、鬼共存的世界体系。
而仙侠、玄幻等类型的网络小说，其人物的活
动空间是在中国神魔小说、西方玄幻小说、现
代科幻小说之上的再创造。如唐七的《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是仙侠小说，演绎《山海经》神
话，其故事空间由天宫、东海、青丘、昆仑虚
等组成，讲述龙族、凤族、九尾白狐族及远古
众神的故事；猫腻的 《间客》，其空间设定为
三林星域、左天星域、百慕大星域，几个不同
的星域间通过机甲、飞船交通，类似科幻小
说；我吃西红柿的《盘龙》融合西方魔幻小说
元素，制造出一个魔武双修的鸿蒙宇宙，由玉
兰大陆位面、戈巴达位面、地狱等组成，有不
同的帝国和不同的家族，有地、风、水、火、
雷电、黑暗、光明等各类法术规则。

空间有多大，人物的舞台就有多大。网络
小说中，空间和时间的跨越赋予人物及行为更
多的可能。当人物可以拥有前生后世，一个人
要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需要三生三世的缘分
与修炼，故事的情节也就变得更加荡气回肠。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恩怨与爱恨情仇，到玄幻小
说中发展为现代理念的个人成长与责任担当。
武侠小说虚构出一个与朝堂相对的江湖空间，
而玄幻小说中，人修炼成神，最终统治世界。
一个穿行在不同星域、不同空间的主角，其人

生经历更加曲折丰富，在这个捶打锻炼的过程
中，人物展现出抗挫的毅力与生命的智慧，故
事的格调也因此积极而励志。

网络穿越、重生、架空小说打破了时空限
制，以巨大的想象力在文本中实现了社会与历
史的结合。带着不同时空的记忆与技能，主角
可以在新空间下开启非凡人生。《百年家书》
中，现代女孩穿越到百年前，以战地记者身份
亲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件，作
者希望借作品致敬那些在黑暗年代挣扎着追求
光明的人；《大国重工》 让国家重大装备办处
长冯啸辰穿越回1980年，以轻松的方式讲述现
实重大题材；《回到过去变成猫》 让一个现代
青年穿越变成猫，由人猫结合的双重视角去观
察世间芸芸众生的生存相。

生命只有一次，但网络小说通过穿越重生
的方式，让一个人拥有不同时空，拥有弥补遗
憾的机会。他们可以和古代名人交往，可以放
开手脚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些不可能发生的
故事与真实的现实有差距，但读起来逻辑自
洽，让读者获得阅读的惊奇感与愉悦感，从而
丰富心灵体验，甚至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在 《巫颂》《择天记》《斗罗大陆》《全球
高武》《大王饶命》《九星毒奶》等网络小说再
造的世界空间中，穿越时空、穿越星际、穿越
次元的设计屡见不鲜，小说人物上天入地，穿
梭于前朝后世、往生今生之间，各种神奇的功
法体系，各种神、鬼、怪、仙、魔、道、武、
巫、现代科技等元素融为一体，令人脑洞大
开，叹为观止。这是对古往今来人类想象世界
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网络小说对民间想
象力与创造力的解放，折射出人类对未知世界
的好奇和创造世界的冲动。天下霸唱的《鬼吹
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青子的《茅山
捉鬼人》等小说受读者追捧，与作者所建构的
独特世界有很大关系，读者为书中留下的谜着
迷；书闲庭的《太平》等女尊文构想男性生孩
子，在想象的社会空间中反映出现代女性的潜
在诉求；《全职高手》 等游戏、无限流小说的
主人公穿行于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之间，反复
重启，带给读者多重人生体验。

在想象的时空里，中国网络小说把一些现
实中不可能共存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极具戏剧
性、传奇性、趣味性，这是中国网络小说的

“逍遥游”，展现出人类对自由创造的无限向
往，是对人类文学想象边界的拓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
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成果，作者为安徽
大学教授）

《夜谭续记》 援引 《夜谭十记》 之名，
作为续作，马识途仍立意于川人用川话讲
四川故事，先由不第秀才讲述了故事缘
起。《夜谭十记》为冷板凳会，而《夜谭续
记》 更凸显了川人川话四川故事这一特
点，称为龙门阵茶会。全书分为新旧两次
龙门阵茶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
时间分界线，分为上下两卷。旧记中讲故
事的人除了之前读者们已经在冷板凳会中
所熟悉的三家村夫、羌江钓徒、山城走
卒、砚耕斋主外，还有已故野狐禅师的后
人野狐禅子；而新记中从讲故事者的名字
来看几乎都是新面孔，除之前参加过冷板
凳会的无是楼主，因为最“有出息”，现已
改名为今是楼主外，还有曾在冷板凳会占
有一席之地的已故会长峨眉山人的后代没
名堂人，以及新加入新龙门阵茶会的三
位：水月庵姑、镜花馆娃和浣花女史。她
们学着参与老龙门阵茶会的各位，各取了
一个雅号。

为什么四川人要将讲故事说成“摆龙
门阵”？第一位讲故事的三家村夫一来就告

诉大家，这与古今衙门外面“红照壁”有
关。而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不仅故事会的
名字充满四川特色，讲述方式洋溢着川人

“说书”的风格，就连讲故事的人的名字，
也无一不显示着川人川趣。例如没名堂
人，此名需用四川话读出来，方能明了其
中深意。“没”，方言中不读méi，而要读
为轻声的mo，意为没有。没有名堂，在四
川方言中略含贬义，常用来嘲讽一个人做
了些毫无意义的事或说此人没什么真本
事。当然，作为已故会长的后代，究竟是
有名堂还是没名堂，在他所讲述的 《玉兰
记》 中自有显现。再如浣花女史，且不说
浣花夫人本就是四川民间崇奉的女神，单
看浣花溪，就早因诗人杜甫而闻名。因此

“浣花”二字，铭刻着鲜明的四川标记，不
得不说别有一番风味。

《夜谭续记》 照例沿袭了 《夜谭十记》
的惯例，谈笑风生之间流淌出的是四川的
风土人情，行文语言之中闪露的是作者嬉
笑怒骂的风格。读者仿佛跟着讲故事的人
一起，回到了那一个个乡野山林、宗祠楼

阁、大杂院、筒子楼之中，看着以黄老太
爷、赵大老爷、张家大老爷这些土财乡绅
为代表的旧式思想与读了新学、接受了新
式教育的后代之间，在婚姻、生育等种种
生活琐事中所发生的各种冲突；品味着咖
啡厅与“吃讲茶”的茶馆之间由截然不同
的口腹之欲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局；欣
赏着由洋布长衫礼帽和西装皮鞋共同演绎
的一出“乱谭”好戏……如作者所说，“虽
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足以供你我消痰化
食之余，对四川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窥
探一番。在这些读者日常耳濡目染、见怪
不怪的俗事中，暗嵌的正是你我他曾经的
或现在的经历；那些悲欢离合、巧合悬念
原本就是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
情，经由作者一番采撷、提炼，进行艺术
加工，汇集成文，造就的文艺作品无疑充
满着浓郁的四川生活气息。不仅如此，这
也是作品真正贴近生活之意，通过作家的
笔触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
一，从而唤起读者的共鸣。这与如今网络
上纷飞的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文学
文本相比，无疑更值得我们欣赏、挖掘和
品味。

正如百岁老人马识途所说，怀着对人
民的崇敬和生活的热爱，怀着对社会变革
的参与及对文艺创作的敬畏之心创作出来
的作品，方能体现其民族的标识度，才能
在经久不衰的口碑相传中，成为经得起时
间和人心考量的精品之作，甚至成为时代
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作者系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

文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陕
北提路遥，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
庆邦，有人管你酒喝。”在中国当代文
学史中，如果要选一位写矿工生活最多
的作家，恐怕非刘庆邦莫属。暂且不论
中短篇小说，光是煤矿题材的长篇小
说，刘庆邦就写了 3 部，分别是 《断
层》《红煤》《黑白男女》。这次，他又
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熟悉的煤矿生活，编
织出一曲展现女矿工之美的青春之歌
——《女工绘》。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
余，以华春堂为代表的女工们，在那个
物质贫乏的年代、与世隔绝的矿区，绽
放出别样的青春芳华。

众所周知，煤矿可以说是男人的世
界，在这里，女矿工会遭逢怎样的际
遇？她们的工作、生活、爱情、婚姻呈
现出怎样的面貌？

小说以金宝矿务局下属的东风矿为
背景，塑造了华春堂、张丽之、唐慧
芳、陈秀明等女工形象，通过主人公华
春堂找对象的故事串联起成立煤矿宣传
队、调岗到化验室、掀起恋爱高潮等一
系列事件，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了上世
纪70年代的煤矿生活。

刘庆邦说：“我的写作与人生经验
有着割不开的因果关系和互文关系，我
写表现矿山女工生活的 《女工绘》，是
因为那个女工群体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
的深刻记忆。小说的结尾写到华春堂遭
遇车祸身亡，也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
置的，而是在华春堂的人物原型身上所
发生的真实惨剧。”

深厚的生活积淀让刘庆邦写起矿工
生活如同信手拈来。他曾在河南的一座
煤矿工作生活过 9 年，在井下打巷道、
挖煤、开运输机是他那时候的日常工
作，后来还在煤矿娶妻生子。刘庆邦
说：“我在井下干活儿时，不但每天都
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有时还会遇到片
帮、冒顶等地压造成的灾害，我与工友
在同甘苦、共患难的劳动中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在刘庆邦眼中，一个作家，熟悉哪
方面生活，就要写哪方面。“如果让我
写航天或航海，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无
从想象。我从不写官场、现代职场和娱
乐圈的小说，我不熟悉那些生活，也不
想 去 熟 悉 ， 心 理 上 与 那 些 生 活 有 些

‘隔’。我想，这也许与我的人生经历有
关。我当过农民，在矿井里挖过煤，在
感情上与普通劳动人民更亲近一些。”

因此他笔下最多的是一些小人物：
农民、矿工、保姆、手艺人、城市平
民、打工者、流浪者、乞讨者，还有星
夜进城卖荷花、卖蝈蝈、卖野菜的人
……“他们的生存状态能够触发我观照
生 活 的 敏 感 点 ， 并 成 为 我 写 作 的 对
象。”刘庆邦举了两个例子：“看见一个
盲人在街边拉胡琴卖唱，我会站下听一
会儿，往盲人面前的破茶缸里丢一点儿
钱。看到一个腿有残疾的男人，推着老
式竹制童车在小区里捡拾废品，我不惜
遭受他的呵斥，也愿意趋近观察他一
下。”正是这样，他钻进了人物的内
心，不仅写他们的外貌身量，更摹写出
他们的心理和灵魂。

《女工绘》 中女矿工不是当年文艺
作品中常见的“铁姑娘”，而是更多展
现出“柔姑娘”的一面。展现女性的青
春之美、爱情之美、人性之美，是 《女
工绘》 的主题。“煤矿上的女工本来就
很少，又分散在矿灯房、食堂、洗衣
房、选煤楼、煤质化验室等岗位。因为
组织宣传队的原因，我才有机会走近她
们。她们的列队集中，不仅构成了矿山
一道美丽的风景，还各美其美、各爱其
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向往和丰富的内
心世界。如果不把她们写出来，未免太
可惜了，既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我自

己。”刘庆邦说。
持之以恒地写煤矿、写矿工、写矿

区生活，是刘庆邦的创作特点。煤矿是
他观照生活的取景器，像挖煤一样，他
在不断地向生活的深处钻探。他有一个
比喻：葫芦和秤砣。“深入生活的人不
能当葫芦，葫芦是摁不到水里去的，就
算你把它摁下去了，你刚一松手，它马
上就漂了上来。深入生活的人应该学当
秤砣，把秤砣往水里一投，它很快就沉
入水底。”刘庆邦说。

除了获取故事、人物等写作素材，
在刘庆邦眼中，采到“煤”，更要采到

“火”。“煤是实的东西，火是虚的东
西。采到煤比较容易，而采到火不那么
容易。火是什么？火是看法，是思想，
是灵魂。只有用采到的火把煤点燃，煤
才能熊熊燃烧，发光发热。只有一边深
入生活，一边深入思索，把虚的东西和
实的东西结合起来，用虚写之光照亮现
实生活，才有望写出好作品。”

莫言曾说：“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
一口深井。”而对刘庆邦而言，煤矿始
终是他的文学富矿。他说：“矿工每天
下井往下走，是为了完成任务时往上
升；他们在黑暗中劳作，是为了采取光
明。我一直认为煤矿也是文学富矿，够
我开掘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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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文学空间

网络小说里的逍遥游
周志雄

◎新作评介

川人川话川味故事
——试读马识途近作《夜谭续记》

张旻昉

传记文学《张思德》首发
本报电 （文一） 作家陈惠方所著的传记

文学图书 《张思德》 首发式近日在京举行。
本书入列 《中国红色文化丛书·革命英雄系
列》，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并由江
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思德是延安时期毛泽
东主席亲自表彰和树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楷模。本书以张思德从呱呱坠地到当红
军因烧炭牺牲的生平事迹为主线，以翔实的
史料、平朴的笔触、炽烈的激情生动再现了
张思德朴实无华却又重如泰山的一生。

万众阅读新版上线
本报电（柏玉美）《中篇小说选刊》旗下

数字阅读品牌万众阅读新版近日正式上线。
新版延续了 《中篇小说选刊》 的办刊风格，
内容覆盖短、中、长篇小说的在线阅读，包
括选载作品和原创作品，未来还将签约网络
文学作家的作品。该平台目前集成了移动端
APP、小程序、PC 端平台 3 种形态，覆盖安
卓和IOS两个操作系统。

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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